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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孔仲礼一无关注，事后真心祝贺，甚至对朱洪

波说：“人的思想难抓，年轻人更活跃，你的担子很不轻

啊！”语气平静得似乎什么瓜葛都不曾有过，他认为人的

嫉妒心都有，只是多少而已，不必计较，宽以待人，以和为

贵。特别是发出《公开信》许多天后，既没招致狂风暴雨，

也没人找己谈话，仿佛石沉大海，音讯杳无。他做了种种

猜测，最终他肯定了一点：申辩成功了，不然不会如此风

平浪静。他加额自庆：大千世界自有公理在！他又庆幸当

初采取了冷处理，因为彼此不伤和气。是啊，彼此为一共

同目标走到了一起，算得上三生有幸，何必兵戎相见呢？

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

他没等多久就把它当成插曲置之脑后，又全身心投

入工作，这下不光抓紧自己教的班级，还带领好整个高三

备课组，袁婉倩协助得很得力，各班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缩

小，结果接下来的高考取得了新突破：不是一枝独秀，而

是万紫千红———又一次高考取得全年级大面积的好成

绩。

孔仲礼又一次掀起了旋风，校内外一派赞扬声，校内

教导主任尤其赞扬有加，连声称：“后起之秀！后生可爱！”

然而锣鼓声中也有杂音。杂音一：全年级的好成绩怎么能

归功于一人？那置其他人于何地？这岂不是宣扬个人崇拜

吗？杂音二：他的班考得好，他当然有份，但他只教了一

年，谁都知道教语文是慢工活，无法急就章，显然前任教

师打下了良好基础，突出他不就是抹杀他人，抬高自己打

压他人吗？再说重点校的学生都是择优而取的，如果去教

一般学校的学生能有这样的佳绩吗？杂音三：考试常有偶

然性，有时考的与教的会巧合，这只能说运气好，上帝眷

顾，岂能神化？……不一而足，遭受的非议比考得差还甚！

其中多半出自朱洪波之口，他以语文教师内行来说事，以

替一般水平的教师鸣不平的侠士身份说公道话，居然但

又自然赢得不少赞同，形成不小的舆论。

朱洪波之所以“死磕”孔仲礼自有他的长远考虑：教

导主任年事已高，学校面临考虑第三梯队问题，而教导主

任抓教学，那么教学出色的孔仲礼很可能接班，而自己担

任的政教主任怎么看也不像正规军，早想跳槽了，岂容他

人抢占？为此他要抢占一步，把有力对手抵毁掉。

这回泮书记态度很公正，虽也不太相信如此成就仅

孔的一人之力，但是对孔的功劳还是认可的，他认为这是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威力所结出的硕果，而孔自身也确

实很努力，并没有背上包袱，而且不是作秀，是真心实意

的。

而教导主任却为此很苦恼。积累几十年的经验让他

明白，在汪洋大海中，佼佼者易孤立，如果只对佼佼者表

扬，则难免脱离群众，这又将不利于开展工作，甚至会被

认为缺乏群众观念，不懂得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事还要

依靠大家去做的，孤家寡人是大忌！可是又实在不忍心委

屈精英，出色的成绩毕竟要靠他们创造，不能把他们当驴

使！这也是每年评先进时最头疼的，工作出色该评的往往

因“群众关系不好”而难产，而口碑较好的却又多半是“好

好先生”，难负重任，最终为求太平而将就处之。评个先

进，不过是发张纸罢了，竟搞得鸡犬不宁。评个先进尚且

如此，何谈提干呢？

校长也有同感，但毕竟是一校之长，他另有一手……

正在热议中，忽然平地起风雷：为纠正近期偏重知

识轻思想、只专不红、培养知识贵族的倾向，转而强化甘

当普通劳动者的教育，要求地处市郊的重点校试行半农

半读，即把教室宿舍搬到农村，半天上课，半天务农，不

以升学率为评价标准，而以甘当劳动者觉悟的高低来衡

量。

这在一向以培养高质量毕业生为己任的华亭一中无

疑是扔了个重磅炸弹，全校上下全方位震动，当然反应却

大不相同：赞同的、议论的、疑惑的甚至反对的不一而足。

赞同的自然首推泮书记。作为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

的第一反应是无条件不打折扣地执行，而且也确实要强

化政治思想教育，防止唯智育倾向，甚至连最适合进行试

点的人选都已考虑再三了。

■ 吴钟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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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晚上，在办公室做完手头

几件比较急的事，抬头一看，还不

到 8点。与还在工作的同事打了个

招呼，便向人民广场地铁站走去。

本应先乘 2号线，到娄山关路站换

乘新开通的 15号线。也许由于心

里总想着 2月 1日下午的全市人

民建议征集工作会议，竟然鬼使神

差地上了 1号线地铁。当到了原来

常换乘的常熟路站时，才发现乘错

了车。好在上海地铁四通八达，也

只能将错就错，决定到上海南站再

换乘 15号线。

上了 15号线地铁，居然有不

少空位。因为后面有 15站的路程，

坐下一会儿，就迷迷糊糊地睡着

了。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发现，坐

在斜对面的一女子，脖子上戴着一

条鲜红的围巾，左手拿着一本纸质

书，正聚精会神地阅读，右手中的

笔不时地在书上圈圏点点。近 9

点，丰翔路站到了，我出了车厢，向

3号出口走去。这时身后不知谁的

手机电话钤声响了起来，扭头一看，

正是那位戴着红围巾的女子。她说：

“宝贝，你又和姥姥来接我了？”……

“嗯，妈妈马上就到出站口了。”她柔

和的声音，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在站内拐完最后一个弯，是约

60米长的通道。没走多远，只见一

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穿着棉衣、戴

着棉帽，逆着出站人流，兴奋地跑

着。虽然出站的人不少，但孩子还

是一眼就找到了身穿大衣、戴着口

罩、戴着红围巾的妈妈，并将自己

一头栽进妈妈的怀抱。

眼前这一幕，让我想起“二十

四孝”中的“啮指痛心”。此典故源

于春秋末期的一位名人———曾参，

他是孔子的学生，也是儒家主要代

表人物之一。曾参侍奉母亲极其

孝顺。一天曾参到山上砍柴，家里

来了客人，母亲不知所措，就用牙

咬自己的手指。山上的曾参忽然觉

得心疼，背起柴迅速返回家中，跪

着问缘故。母亲说：“有客人忽然到

来，我咬手指让你知道。”尽管目前

还没有看到过关于“母子间有心灵

感应”的权威论证，但我对此深信

不疑。即使眼前这位母亲不戴那条

鲜红的围巾，孩子依然会迅速准确

地在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妈妈。

此时，坐在出口楼梯底端孩子

的外婆，正笑眯眯地望着眼前这一

幕。想必她想起了自己儿时接爸爸

或妈妈的情景。

在出站的楼梯口，这位外婆坐

的地方有一块长方型的厚纸板，空出

的位置上放着两本儿童读物。不难推

测，外婆和外孙在这里已经有一阵子

了，而且他们经常在这里等候着自己

的女儿和妈妈回家。不论等待的时间

有多长，他们都不会寂寞，因为有书

籍充填着时间、滋润着心田。

他们三人走出地铁站，年轻的

妈妈打开自家自行车的锁，把车身

一斜，儿子心领神会，嗖地一下就

爬上了后座。刚走几十米，小男孩

突然大声喊道：“妈妈你看，这么多

自行车都被风吹倒了。”年轻的妈

妈二话没说，车身一斜，孩子像又

嗖地一下从车上窜了下来，去扶起

倒在路旁的那一排自行车。“你力

气小，妈妈来帮你。”姥姥也放下手

中的书和纸板，一同干了起来……

站外，寒风瑟瑟。心中，温暖如

春。

1970年 4月，我报名去了江西波阳县谢家滩公社

插队落户。

1970年 10月，我们知青班被评上了上饶地区先

进集体。我在知青班会议上提出：今年是我们来到江

西插队的第一年，今年春节我们就不回上海，在这里

过一个移风易俗的春节，知青班六人都没有意见。我

把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公社知青安置办的周主任，

周主任非常赞同我们的提议，让我写一份倡议书《和

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很快，公社和县广播

站广播了我们的《倡议书》，波阳县革会毛主任还专门

打来电话，支持我们的好倡议，让公社知青安置办的

同志全力配合我们和贫下中农过一个有意义的、丰富

多彩的、革命化春节。

我用了一周时间日夜奋战，编写出了《表演唱：老

两口参观军民水电站》、《对口词：参军最光荣》《快板

书：农业“八字方针”好》，再加上京剧《红灯记》《沙家

浜》选段、独唱、小合唱等有了十多个节目。我充当了编

导、主演，演员是知青班 6人、下放干部王部长的 3个

女儿、村民中选了 2个会拉二胡、吹笛子的、6个有点表

演特长的男、女青年。服装道具因陋就简自己动手做。

1971年的春节是 1月 27日。除夕下午进行了节

目彩排，村里在仓库前的水泥场上拉上了几个大汽灯。

老人坐在烘火的木桶上，小孩子兴奋得跑来跑去，妇女

们指指点点，大家看着节目笑得前俯后仰。在表演《红

灯记》第一场“接应交通员”时，我演李玉和，唱完“手提

红灯四下看……等车就在这一班”后，表妹田美芸扮演

的李铁梅挎货篮上场，“李铁梅”叫了一声“爹”，台下观

众看到生活中的妹妹叫哥哥“爹”，一下子就有人起哄、

哈哈大笑，田美芸也捂着脸笑得双肩直抖。

我连忙对几个观众打了招呼，让他们不要捣乱。

又开始彩排。

还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当知青陆文孝演的

王连举开枪自伤手臂时，台侧配合音响敲纸炮的村

民黄春旺忘了敲，幸亏拉二胡的村民黄国良急中生

智用木板拍了一下桌子“啪”的一响蒙混了过去；后

面演日本巡逻小队长的知青骆一民和演日本宪兵的

村民黄金灿撞了一下，把粘在上唇的小八字胡碰得

挂在了嘴边……场上乱了套，场下开了锅！

尽管彩排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们还是直叫好直鼓

掌。几位特地赶来的公社大队干部也是乐呵呵的。

彩排结束后，大队知青安置办潘主任直夸我们，

赣剧团下放的 2位老师也鼓励我们说：“演得不错！”

我对演员们说：“年初一到年初四，参加演出的所

有人员白天晚上连轴转排练节目！保证在巡演时不出

乱子！”

生产队黄炎寿书记加了一句：“只要演得好，参加

演出的人员全部记双倍工分！”

大伙齐声欢呼。后来四天，大伙也真是拼了！一个

个把自己的台词、动作练得滚瓜烂熟、相互配合得有

条不紊，大队也派来党总支李副书记现场督战。

年初五一大早，轮到去演出的所在地的生产队队

长就亲自来到沟下生产队接我们前往。县赣剧团的老

师帮我们化好妆，大队党总支李副书记亲自带队。我

们每到一个村口，村里就放起了欢迎的鞭炮。过了正

月十五，本大队的 16个生产队都演完了。演出期间，

县报、县广播站得到消息都派来了记者现场采访并发

了消息。

1971年，我们远离父母，在江西农村正月里为农

民排演小戏，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春节！

接妈妈下班的孩子
■ 夏欣欣

追忆那个在江西农村的春节
■ 陈敬标


